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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離幻即覺

智者無為，愚人自縛。法無異法，妄自愛著。將心用心，豈非大錯。迷生寂
亂，悟無好惡。一切二邊，良由斟酌。夢幻空華，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
放卻。眼若不睡，諸夢自除。

智者了知，無有一法可為；愚人不悉，自受其法所縛。法無不同，是妄心自起
貪愛執著。想要將心用於止妄心，豈不是大錯特錯，只因迷時有寂有亂，悟時
無好無惡，一切相對的概念，皆由妄心生起分別。

諸法因緣生滅，如夢裡幻境、空中生花一般，故經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
泡影。」既是虛妄，何必勞神把捉？此時無得無失，無是無非，徹底放下，不
就當下覺醒，諸夢自除嗎？故經云：「知幻即離，離幻即覺。」

智者無為，愚人自縛。法無異法，妄自愛著。

正覺的智者，了知自心是佛，故善護其心，無為生活；但愚昧的迷人，卻不知
自心是佛，故向外求法，以法束縛自身，故言：「智者無為，愚人自縛。」

心法無異於萬法，一切萬法不離心法，迷人妄起分別，各自貪愛執著所修的法
門。不是自讚毀他，就是比較高下；不是頓漸之別，就是大小之分。孰不知？
諸法平等，法無高下，一切諸法，不離自心，故言：「法無異法，妄自愛
著。」

慧南禪師開示眾僧說：「說妙談玄，乃太平之奸賊；行棒行喝，為亂世之英
雄。英雄奸賊，棒喝玄妙，皆為多餘之物，我門下總用不著。」自心不可言
說，何須說妙談玄；自心本來存在，何用棒喝之事。不去解悟而多學他法，徒
增分別愛著，反障自心。

將心用心，豈非大錯。 

放任自家寶藏不管，四處尋尋覓覓，看看哪個真、哪個假？哪個是、哪個非？
妄想於心外找到自家珍寶，這豈不是將心找心，騎驢找驢的大錯嗎？故說：
「將心用心，豈非大錯。」

行秀禪師跟弟子說一則故事：「有一人，騎著驢子於路上遇到一群和尚，此人
便問：『師父們，要去哪裡？』和尚們說：『去道場。』騎驢的人又問：『何
處不是道場？』其中有一和尚聽了不悅，便反問：『您既知處處是道場，那為
何在道場騎驢而不下來呢？』此人無言以答。」行秀禪師接著說：「騎驢的人
有頭無尾，能做不能當。而和尚也前言不對後語，既知舉足下足都是道場，那
為何不悟騎驢跨馬都是作佛呢？」

清遠禪師說：「學禪只有兩種毛病，一者騎驢找驢，二者騎驢不肯下。騎驢找
驢，豈非大錯？我對你們說：不要找！伶俐人當下就能知道，除掉找驢子的毛
病，狂心就可平息。既見到驢子，騎驢不肯下，此病最難醫；我再對你們說：
不要騎！您就是驢，整個大地是個驢，您怎麼騎？您如果騎，肯定毛病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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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如果不騎，十方世界空曠曠。把兩種毛病一齊去掉，心裡沒事，名為道
人。」

禪師所謂的「驢」，是指我們的自心。凡夫不知自心是佛，錯認四大為身，五
蘊為我，「不去找驢」，故生死輪迴，永無出頭之日。

相反的，學禪之人，想要一心悟道，反而轉急轉遲，被法所縛。不論是向外
找，或是向內覓，都是「騎驢找驢」，故禪師要行者“不要找”。因自心便是，
何用再找！那為何不見？因狂心不息。妄心止息，此驢不就出現了嗎？

見到自心，若執著於它，即同「騎驢不肯下」，不就死守空寂，又如何能應用
無礙，來去自如呢？故禪師要行者“不要騎”。一切山河大地，何處不是清淨法
身呢？

智者明白此理，無為無求，本來具足，一切現成。何要有法，自縛其心呢？

迷生寂亂，悟無好惡。一切二邊，良有斟酌。

「迷生寂亂，悟無好惡。」，心迷則生，寂靜動亂，分別是迷，迷上加迷，寂
靜生好，動亂起惡；悟後無別，寂亂兩者，本無分別，覺時迷除，無好無惡，
無寂無亂。

「一切二邊，良有斟酌。」寂亂好惡，取捨憎愛，空有虛實，迷悟凡聖…，一
切對待，皆是二邊，妄想分別，思量斟酌。人生苦樂，生命斷常，迷時苦樂，
悟後自靜，不覺常斷，覺後安然。

有五百梵志請問：「我們聞佛說法甚深，無人能及，故來請問，唯願說之。」
佛言：「善哉！」佛為大徹大悟之人，宇宙人生的事理，無不通達，故能說出
無盡的妙法。

問曰：「天下為有為無？」答曰：「亦有亦無。」梵志曰：「如今有者，云何
言無？如今無者，云何言有？」答曰：「生者言有，死者言無，故說或有或
無。」佛說法不落兩邊。

問曰：「人從何生？」答曰：「人吃五穀而生。」問曰：「五穀從何而生？」
答曰：「五穀從四大地、水、火、風而生。」問曰：「四大從何而生？」答
曰：「四大從空而生。」問曰：「空從何生？」答曰：「從無所有生。」問
曰：「無所有從何而生？」答曰：「從自然生。」問曰：「自然從何而生？」
答曰：「從涅槃而生。」問曰：「涅槃從何而生？」佛曰：「您今問事，何以
一直追問？涅槃是超越生死。」迷時有生死涅槃的分別，悟後本無生死涅槃之
事。

問曰：「佛達涅槃否？」答曰：「我未涅槃。」佛證得涅槃，心不存涅槃之
果，故言「我未涅槃。」

問曰：「若未涅槃，云何得知涅槃常樂？」佛言：「我今問您，天下眾生為苦
為樂？」答曰：「眾生甚苦。」佛言：「云何名苦？」答曰：「我見眾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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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苦痛難忍，故知死苦。」佛言：「您今不死，亦知死苦；我見十方諸佛不
生不死，故知涅槃常樂。」梵志心開意解，悟須陀洹果。

凡夫之心，不斷創造分別、對立，當覺者為眾生解答之後，眾生定會再想出另
一個對立，永遠對立不斷，妄心不止，故煩惱不息，塵勞不停，這就是眾生的
心。

夢幻空華，何勞把捉。

「夢幻空華，何勞把捉。」夢幻不實，虛空無花，何勞心力，把捉不放。迷時
當真，處心積慮，百般思索，千般計較。悟時知幻，隨順因緣，自然無為，何
所憂慮。

宣鑑禪師，臨終告誡：「撫摸虛空，追逐幻響，只是勞汝心神；夢醒知妄，究
竟有什麼事？」言訖，安詳坐化而走。李白詩言：「處世若大夢，胡為勞其
生。」便是此意。

佛典有云：「南柯一夢屬黃粱，一夢黃粱飯未嚐」。其故事為：有秀才進京趕
考，長途跋涉，終抵達京城，便投宿於一家客棧，請店小二為他準備一碗黃粱
充飢。等待其間，秀才心想：「我此應考，是否理想？是中狀元，還是探花？
若是名落孫山，豈不無顏見父老？」想著想著，不知不覺趴在桌上睡著。

於是作夢，夢見自己入京趕考，中了狀元！去禮謝考官，考官將女兒許配於
他。經歷結婚、生子、升遷……，一生順利，直到八十歲壽誕之日，家人、親
戚、好友、同僚都來為他祝壽，正在享受天倫之樂時，忽然聽到有人叫喚。驚
醒之後，原是店小二端碗黃粱來，叫道：「客官，黃粱剛煮熟，趁熱吃吧！」
他望著這碗熱騰騰的黃粱，才發現原來是一場夢。

迷時如夢，悟時知夢。迷人取順捨逆，孰不知順境是夢，逆境亦夢；覺者不取
不捨，了知一切境界，如夢幻泡影，故境無順逆。

得失是非，一時放卻。眼若不睡，諸夢自除。

「得失是非，一時放卻。」既知夢幻虛花，豈有得失之心，是非之境。若能一
時覺醒，徹底放下，不就親見本性嗎？

僧人問：「什麼是道？」善會禪師說：「陽光滿眼，萬里長空不掛一片雲。」
再問：「怎樣才能領悟？」禪師說：「清淨之水，游魚自迷。」

滿眼望去，何處不是自性所現的大道。道體性空，一塵不染，故答：「萬里長
空，不掛一片雲。」僧人自迷，故問：「如何領悟？」道不離人，人自離；心
不失己，己自失。如魚在水中，還問哪有水？故禪師說：「清淨之水，游魚自
迷。」清淨之心，眾生自迷。

「眼若不睡，諸夢自除。」不睡，即是不迷；不迷，則諸夢自除。迷的人，不
知浮生若夢，還在夢中分別計較；覺醒的人，不再迷惑，知凡所有相暫時假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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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問：「如何覺悟？」禪師答：「因為無迷。」再問：「為何無迷？」禪師
答：「因為無悟。」迷悟是對待，只要離開兩者，就能徹底的覺醒。

一日，有陳、王、李三位大德參訪，陳居士問：「如何修行？」禪師答：「夢
醒就好。」王居士問：「如何悟道？」禪師再答：「夢醒就好。」李居士：
「如何夢醒？」禪師依舊答：「夢醒就好。」

迷時作夢，夢中有是非善惡、有憂悲苦惱、有生死涅槃、有煩惱菩提……夢醒
之後，原來是夢，當下頓除一切罣礙。沒有一個問題，無須給予答案；沒有一
個生死，無須有個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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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真如現前

心若不異，萬法一如。一如體玄，兀爾忘緣。萬法齊觀，歸復自然。泯其所
以，不可方比。止動無動，動止無止。兩既不成，一何有爾。究竟窮極，不存
軌則。

心若不起二心，不就萬法一如，契入真如本體，渾然忘了塵緣。萬法平等觀
照，一切歸復自然，泯除所有分別、對待的知見，真如就能清楚的現前，此境
界是不可比喻的。

止息妄動的心已無，妄動止息的心亦亡，動靜二心既不成立，那一心何來所
有？究竟窮極之處，自性空體不存一絲絲軌則。

心若不異，萬法一如。

「心若不異，萬法一如。」只要心不再妄想分別，一切萬法所形成的現象，皆
是平等無別。真心似鏡，如實照應萬物；真心像日，如實照耀大地。

梵琦禪師開示：「您們別妄想！起心動念是妄想，清心息念是妄想，成佛作祖
是妄想。學禪之人往往用妄想來滅妄想，這樣永遠沒完沒了；縱把言教弄明
白，好比珠子滾在盤裡，我敢擔保此人，還未跳出三界，塞在胸裡的茅草，誰
人給他消除？假如能夠消除，就叫解脫，其實並沒有一切可解脫的。」

修行之人，只不過是「止息妄想」而已。若是還有其他想法，那是妄上加妄，
頭上安頭，實際上無所謂束縛和解脫呀！

宗杲禪師問僧人：「道不用修，只是不要污染。何謂是不要污染的道？」僧人
答：「我不敢說。」禪師問：「為何不敢說？」僧人答：「恐怕污染。」禪師
高聲叫道：「修行人，拿畚箕掃把來！」僧人不解，宗杲禪師就把他攆了出
去。

道心本有，故不用修；道無染淨，心迷為染。禪師問：「何謂不染的道？」僧
人答：「我不敢說。」言說即是污染，僧人不知。禪師逼問，僧人答：「恐怕
污染。」反而污染越深，若無掃除，必是枷鎖。僧人不解，故禪師婆心，用打
啟悟。

一如體玄，兀爾忘緣。萬法齊觀，歸復自然。

「一如體玄，兀爾忘緣。」悟真如本體之玄妙，此時也渾然忘記自身的存在。
沒有悟道的境，也無悟道的人，更無悟道的事，無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
相，畢竟了不可得。

「萬法齊觀，歸復自然。」真心一如不二，觀照萬法平等，天地同根，萬物同
體，一切本是緣起自然運作。

一日，文偃禪師問其弟子：「十五日，月圓以前如何，我先不問你們；我只問
十五日，月圓以後，請以一句話說明？」 弟子們聽後，不知如何是好。文偃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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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便接著說：「日日是好日。」法無高下，日無好壞，晴耕工作，雨讀進修，
日日如是，年年如此。

修行有五種過程：

一者、我在覓道：初修行的人，遍尋善知識，處處訪明師，只為明大道。
僧問：「如何悟道？」禪師答：「您就是道。」

二者、我已得道：當已悟道後，常常讚歎它，時時不離它，為人說大道。
僧問：「悟道之後該如何？」禪師答：「悟道者是誰？」

三者、得道忘我：我已融入道，何處不是道，大道即一切，無我有諸法。
莊子說：「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
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意思為，魚籠是用來捕魚，捕到魚便忘了籠；兔網是
用來捉兔，捉到兔便忘了網；語言是用來表達心意，明白心意便忘了語言。比
喻悟道之後，忘了自身。

四者、無道無我：無心亦無境，無我亦無人，無人亦無道，一切究竟空。
盤山寶積禪師將要圓寂之前，便問弟子們說：「誰能替我作一幅畫像？」眾人
聞言後，便一一呈上師父的畫像來，但都挨打。只有弟子普化說，可以描繪出
師父最佳神韻。禪師聽了便說：「那就拿來看吧！」這時普化突然翻了一個觔
斗，便走了出去！寶積禪師見了，讚歎說：「這傢伙！從今就如此教化眾生
了。」能畫出來的像，就非真相，故普化一翻表達此義。

五者、有我有道：我心生大道，大道即我心，我道本一體，理事皆無礙。
有一居士問：「有天堂、地獄否？」智藏禪師答：「有。」再問：「有佛、
法、僧三寶否？」禪師答：「有。」不論問他什麼，禪師盡說有。緣起事相，
故說有。

居士說：「和尚您是否講錯了？」禪師問：「您曾見過高僧嗎？」答：「曾參
徑山和尚。」禪師問：「徑山向您說什麼？」答：「他說一切皆是虛無的。」
性空理體，故說無。

禪師問居士：「您有妻否？」答「有。」禪師問：「徑山和尚有妻否？」答：
「沒有。」禪師說：「那徑山和尚說無，即對了。」居士禮謝而去。問事相說
有，問理體說無，從事相悟理體，從理體顯事相，故說無說有，兩者皆是。

泯其所以，不可方比。

「泯其所以，不可方比。」當您泯除所有的分別、對待，而體悟到超越相對的
真理時，此悟境是不可以用言語、文字、譬喻來形容它的。

天童正覺禪師開示：「今日是釋迦佛誕辰，長蘆禪師不解說禪，與諸人畫個樣
子。佛在摩耶夫人胎時，是什麼樣子？長蘆禪師以拂子畫個圈相。又說：以清
淨水浴佛金色身時，又是什麼樣子？復畫此圈相。再說：佛出生時行七步，目
顧四方，指天指地，成道說法，神通變化，智慧辯才，四十九年，三百餘會，
說青道黃，指東畫西，入涅槃時，又是什麼樣子？亦畫此圈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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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入此圈被圈困，不入此圈不知曉；畫出此圈離道遠，不畫此圈悟道難。實相
難以形容，所以禪師以圓圖示人，弟子各自領悟。

止動無動，動止無止。兩既不成，一何有爾。

「止動無動，動止無止。兩既不成，一何有爾。」止息妄動的心已無，妄動止
息的心亦亡，止息、妄動兩者既不成立，那麼絕對也非有。因有相對，才有絕
對；因有二分，才有一體。既無相對，何有絕對呢？

我們常用腦袋的意識，來分裂所有的事情。當您說：「無為。」就有人馬上跳
出一個概念：「那不是消極嗎？」何謂積極？又何謂消極。請問：「出生，是
積極嗎？死亡，是消極嗎？有意，是積極嗎？無意，是消極嗎？吃飯，是積極
嗎？排泄，是消極嗎？健康，是積極嗎？生病，是消極嗎？白天，是積極嗎？
夜晚，是消極嗎？春天，是積極嗎？秋天，是消極嗎？花開，是積極嗎？花
落，是消極嗎？……」

以上所喻，既不是積極，也非消極，又何必創造許多概念的名相，自我矛盾，
兩相對立，而自尋煩惱呢？一切皆是順應大道，自然的運作。雖言「自然」之
詞，實無「自然」之名，此名相亦是多餘。

究竟窮極，不存軌則。

「究竟窮極，不存軌則。」窮極究竟之理，不存任何軌則概念，因為諸法實
相，緣起性空。有也好，無也好，法無定法；此法若定，則非妙法。故六祖大
師言：「見性之人，立亦得，不立亦得，去來自由，無滯無礙，應用隨作，應
語隨答。」

僧人常坦，曾向藥山惟儼禪師求法，因不悟道而離開，後再度回來求教。禪師
問：「您是誰啊？」常坦答：「我是常坦。」禪師說：「前也常坦，後也常
坦。」常坦言下大悟。

之前不得，之後了得。之前心存軌則，有凡聖、迷悟、修行、悟道、名相、概
念……，故不能究竟實相。今除一切知見，故聞師一叫，了然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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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斷疑生信

契心平等，所作俱息。狐疑盡淨，正信調直。一切不留，無可記憶。虛明自
照，不勞心力。非思量處，識情難測。真如法界，無他無自。

當心契合平等，所有分別、造作全部止息，疑惑殆盡，正信堅固從此不移，過
去錯誤的知見一概不留，統統放下；此時心似明鏡，虛明自照，不再勞心費
力，而入不可思量處，此境界識情難以測知。在真如的境界裡，一切平等無二
無別，沒有別人的對待，也沒有自己的存在。

契心平等，所作俱息。狐疑盡凈，正信調直。

「契心平等，所作俱息。」究竟至極處，便契入真心，眼見一切盡是平等無
差，所有的分別造作，全部止息。

五祖弘忍為神秀開示說：「於一切時中，念念自見萬法無滯，一真一切真，萬
境自如如，如如之心，即是真實。若如是見，即是無上菩提之自性也。」當心
通達時，見萬法無所障礙，真心本是平等清淨，故觀一切境界，如實的呈現。
此如實不動之心，即是真實的自性。

「狐疑盡凈，正信調直。」妄想、分別、執著已除，疑惑殆盡，清淨無餘，從
此信佛所說之正法，不再有所偏見。

神會禪師參見惠能大師，六祖問：「您從哪裡來？」神會答：「不從哪裡
來。」再問：「您不回去嗎？」神會答：「無處可去。」六祖感嘆說：「您也
太茫然了。」神會答：「我還在路上。」

神會禪師疑惑未盡，不知生從何來，死將何去，故六祖大師說：也太糊塗了。
因為神會還在半路上摸索，故還沒到家。

那德山宣鑑就不同了。一晚，德山侍立在其師龍潭崇信禪師旁，因夜深故要德
山回房休息，德山告退走出禪房，一會兒又回來說：「外面天黑。」龍潭禪師
點了蠟燭給他，德山正要接過來時，龍潭卻把它吹滅。德山頓時領悟！

天黑自然黑，天亮自然亮，想要以燭火的微光，來取代整夜的黑暗，實在了不
可得，何不接受現前的一切。迷人常在分別中對立，所以黑暗來時，以光明對
之；煩惱來時，以智慧對之。而不明處在黑夜，安住於黑夜；處在白晝，安住
於白晝；處在何時，安住於何時；處在何地，安住於何地。

一切不留，無可記憶。

「一切不留，無可記憶。」自性體空的狀態，是一切不執著，如經驗法則、思
想觀念、大腦意識、知識學問、邏輯推理等，皆無可記憶保存，從心歸零。若
留有一絲毫，便是染著執迷。

有一法師，來參訪齊安禪師。禪師問他講什麼經，答：「華嚴經。」禪師再問
《華嚴經》有幾種法界，答：「廣義來說有無量法界，簡單說則有四種。」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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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便豎起拂塵問：「這是第幾種法界？」法師沈默思量而後欲答，於是齊安禪
師向他說：「思索而後知道，考慮而後了解，那是鬼家的活計，如同日下的孤
燈，果然失去光照。」

法師講經，常描述真理的樣子，但語言、文字本身並不是真理的原貌，講經的
人亦不見真理是什麼？所以常照本宣科，經上提四種法界，他就如數家珍的說
出，等到禪師豎起拂塵問：「這是第幾種法界？」他卻啞口無言，不知如何應
對，因為經上沒有這個例子。

齊安為法師開示：凡是經過意識思考，邏輯推理，分析說明，皆是大腦的詭
計；真心的本質如同太陽，識心卻好比日下的孤燈，這樣微不足道，這樣的渺
小，當然失去本來的大用。真理是要自己親證，而非看了經典，就道聽途說。

虛明自照，不勞心力。

「虛明自照，不勞心力。」當心無塵埃，便如同虛空，無所障礙，如同明鏡，
照物無餘，不假方便，不勞心力。

有一天，趙州禪師問弟子：「您一日看多少經？」弟子答：「七、八卷，有時
十卷。」禪師說：「您不會看經。」弟子反問：「師父一日看多少經？」禪師
答：「老僧一日只看一字。」

開卷雖然有益，錯解反而有害。經典是藥，亦是毒；對症下藥，藥到病除，亂
用其藥，藥到命除，故不可不慎！三藏十二部佛經，可說千經萬論，不知從何
看起；八萬四千法門，門門可入道見性，不知從何下手。

弟子每日看經七、八卷或十卷，精神可嘉，但勞心費力，不知經如手指，而非
明月，望眼成穿，總是依文解義，如法達禪師被《法華經》轉一樣。然而趙州
禪師一日看一字，此字是「心」；心包太虛，心含法界，心生萬法，心即一
切，心即作佛。

《華嚴經》云：「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十方法界，總歸一真法界，誰能識
此「一」字，即見十方三世諸佛如來的全貌。

非思量處，識情難測。真如法界，無他無自。

「非思量處，識情難測。」真如體性，非思慮可度量，非有情的凡夫用識心得
以測知。

龐蘊居士，參訪馬祖道一禪師，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何人？」禪師說：
「待您一口吸進西江水時，我就告訴您。」龐蘊當下大悟。

我們生活在萬法的境界裡，沒有一個人可離開它而獨自生活，就如魚活在水
中，牠不可以離開水一樣。那麼誰可以超越萬法，不被萬法所拘束呢？馬祖
說：「一口吸進西江水。」這是脫離意識思量的層面，也破龐蘊想要以識心測
度，將不可思議的境界，用此話道出，故言下大悟。當您離開了腦袋，就不再
被它所綁，便可契入真心，悠閒自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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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如法界，無他無自。」在真如的境界裡，一切平等無二無別，沒有別人的
對待，也沒有自己的存在。沒有凡夫，沒有諸佛；沒有天堂，沒有地獄；沒有
誕生，沒有死亡；沒有相對，沒有絕對。泯除所有分別對立，一切平等無
礙……。

梁武帝問達摩祖師：「朕即位已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
祖師說：「並無功德。」武帝問：「何以無功德？」祖師說：「此但人天小
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因果是生滅法，造善因得善果，果報
受盡，依舊輪迴三界，不是究竟解脫之道，故說：「如影隨形，雖有非實。」

武帝再問：「如何是真功德？」祖師說：「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
不以世求。」清淨的自性，圓滿的智慧，本來空寂，如此的功用，非身外可
求；且人人本就具足，因自迷不悟而已。

武帝又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什麼是最究竟的真理。祖師說：「廓然無
聖。」盡虛空，遍法界，沒有一位聖者，沒有一位覺者，沒有一尊佛陀。“真如
法界”，本就無二無別，一切眾生平等，無凡夫諸佛之差，故言：「廓然無
聖。」

武帝此時，越聽越不懂便說：「對朕者誰？」祖師說：「不識！」既然達摩祖
師說，沒有一位聖者，所以梁武帝故意問：我前面不是坐一位聖者嗎？豈知祖
師回答：我不認識這個人。這便是“無他無自”，最好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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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不二法門

要急相應，唯言不二。不二皆同，無不包容。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宗非促
延，一念萬年。無在不在，十方目前。極小同大，忘絕境界。極大同小，不見
邊表。有即是無，無即是有。若不如此，必不須守。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但
能如是，何慮不畢。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語道斷，非去來今。

若要速與真如相應，唯有打破一切分別對立，親證萬法皆同，情與無情，同圓
種智，十方諸佛菩薩，皆入此不二之法。此刻已無時空的觀念，大小的對待，
有無的分別，若不是這樣，就可不必執守。

一心即含萬法，萬法歸於一心，但能如是依法修行，何必憂慮道業不成。相信
自心，與佛心不二，與一切不二，一心一意，不再有所懷疑，信心堅定直到究
竟圓滿的果地。然此實相不可思議，非言語可論議，非意識可思量，已超越所
有的概念……。

要急相應，唯言不二。不二皆同，無不包容。

「要急相應，唯言不二。」若要迅速契入，與一真法界相應，唯有打破一切分
別對立，即入不二法門。

何謂一真法界？《華嚴經疏鈔》解釋：一，即無二；真，即不妄。交徹融攝，
故稱法界。即是諸佛平等法身，從本以來不生不滅，非空非有，離名離相，無
內無外，惟一真實，不可思議之境界。

何謂不二法門？超越相對、絕對，一切平等真理之法。入此門，即入佛門；不
入此，門外漢也。三世諸佛所說，菩提達摩所傳，六祖大師所悟，歷代祖師大
德所承，皆為不二之法。

今舉下例，為諸位說明：
一、佛與眾生，不二。是心作佛，是心作眾生，佛與眾生，本來不二；自心成
佛不增，自心眾生不減，自心本無增減；心迷叫眾生，心悟稱作佛，迷悟之心
不二；心起貪瞋癡，心生戒定慧，彼此之心不二；無明起煩惱，愚除便菩提，
煩惱即菩提。

二、空有兩者，不二。性空，不礙緣起；緣起，不礙性空。性不礙相，體不礙
用，理不礙事，無不礙有，空不礙色，迷不礙悟，死不礙生，眾生不礙佛。

所謂：「竹密何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竹密不礙流水，流水不礙竹
密，兩者不二；山高不礙白雲，白雲不礙山高，彼此不二。

「不二皆同，無不包容。」諸法無別，皆是等同，情與無情，同圓種智，此時
心包太虛，量周沙界，無所不容。

十方智者，皆入此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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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十方諸佛菩薩，皆入此不二法門。《華嚴經》說：
「如來真境界，心量等虛空，一切眾生入，其實無所入。」自性無出無入，若
有出入即是迷人。

智隍禪師，初參五祖，自謂已得正受，便庵居長坐，積二十年之功。一日，六
祖弟子玄策，游方至河朔之地，聞智隍禪師之盛名便去參訪，問：「禪師在此
作什麼？」智隍答：「入定。」玄策說：「禪師入定，為有心入呢？還是無心
入呢？若無心入者，一切無情草木瓦石，應合得定；若有心入者，一切有情眾
生，亦應得定。」自性本定，何有出入。

智隍說：「我正入定時，不見有『有』、『無』之心。」玄策說：「不見有
『有』、『無』之心，即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即非大定。」智隍無
言以對。如如不動，即是大定；有出有入，即非常定。

過了許久，智隍便問：「大德！您師承何人？」玄策云：「我師即是，曹溪六
祖。」智隍問：「六祖以何為禪定？」玄策說：「我師所說，妙湛圓寂，體用
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
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自性本有，體用自如；本無
一物，何有出入；本是無心，何有定亂；性體本空，何有住處；性本無生，何
有禪想；心如虛空，亦無此念。
                         
智隍聞後，即前來參拜。六祖說：「仁者何來？」智隍具述前緣。六祖開示
說：「誠如所言。您但心如虛空，不著空見；應用無礙，動靜無心；凡聖情
忘，能所俱泯；性相如如，無不定時也。」智隍於是大悟。自性體空，卻不執
空，應用無礙，卻不影響，心無分別，能所雙亡，體用自如，時時常定。

宗非促延，一念萬年。

「宗非促延，一念萬年。」入此不二法門的自性中，已突破時間長短的概念，
一念即同萬年，萬年即同一念。

心本無生，何來生滅。心起生滅，故有時間快慢長短的差別，若能領悟無生之
理，則一念剎那間，與萬年之久，無二無別。

永嘉玄覺禪師參訪六祖大師，問：「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六祖說：「何不
體取無生，了無速乎？」玄覺答：「體即無生，了本無速。」師曰：「如是！
如是！」有生即有死，生死即無常，故禪師問此事。六祖明示：何不直接體悟
無生之理。玄覺領悟便說：自性空體無生無滅，了悟本來無速無遲。六祖印
可，就是如此。

玄覺禮拜之後，一會兒即將告辭，六祖說：「返太速乎？」玄覺答：「本自非
動，豈有速耶？」六再試探說：這樣就走不會太快嗎？玄覺答：自性本無來
去，哪有快慢之別呢？

六祖再問：「誰知非動？」玄覺答：「仁者自生分別。」六祖說：「汝甚得無
生之意。」玄覺答：「無生豈有意耶？」六祖問：「無意誰當分別？」玄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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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分別亦非意。」師曰：「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後著證道
歌，盛行於世。

玄覺雖已悟了，但六祖慈悲，要讓他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故問：誰知自性不
動？若玄覺認為自己，則仍有我悟道之嫌，因此不正面回答，而說：是六祖
啊！六祖讚歎他說：您已悟諸法實相無生無滅之意。玄覺肯定回答：既是無
生，哪會有意？六祖最後逼問：若沒有意，那麼誰在分別？玄覺深知「善能分
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故說：能分別本是自性妙用，亦非意識起用。

無在不在，十方目前。

「無在不在，十方目前。」自性沒有障礙，無空間的界線，因此無在此不在
彼，在彼不在此之分，十方世界歷歷在眼前。道無所在，無所不在；說它在，
卻看不到，說它不在，卻能作用。故說：「無在不在」。

我們心中的分別執著，阻礙了自性的大用，故六根被六塵所染，眼見不明，耳
聞不清……，一切盡是障礙重重，若能契入不二之自性，就能六根清淨，見十
方世界，猶如在眼前一般。《法華經》在法師功德品中，清楚的說：「若善男
子、善女人，受持是法華經，若讀、若誦、若解說、若書寫，……以是功德，
莊嚴六根，皆令清淨。是善男子、善女人，父母所生清淨肉眼，見於三千大千
世界，內外所有山林河海，下至阿鼻地獄，上至有頂，亦見其中一切眾生，及
業因緣，果報生處，悉見悉知。」這便是「十方目前」，最好的證明。

極小同大，妄絕境界。

因緣條件不同，故形成的大小有異，極小的微塵緣生無自性，極大的世界亦是
如此，因為一切法空，原不相礙，只要能「妄絕境界」的障礙，就能明白「極
小同大」的不二之義。

唐朝江州刺史李渤，問智常禪師說：「經上云『須彌藏芥子，芥子納須彌。』
未免過玄，小小的芥子，怎能容納一座大的須彌山？其見解，是否騙人？」禪
師聞後而笑，反問：「人家說您『讀書破萬卷』，可有此事？」李渤得意的
答：「正是如此！我豈止讀書萬卷？」禪師再問：「那您讀過的萬卷書，今何
在處？」李渤以手指著頭上說：「全在這裡。」禪師說：「怪哉！我看您的頭
顱，也只如椰子般大，豈能裝得下萬卷的書？莫非您也騙人？」李渤聞後，恍
然大悟。

雖是一心，卻含萬法，能包太虛，故心存萬卷書，哪是問題。常人以識心的知
見，認為「大可包小，小豈容大。」孰不知，法法無礙，以空入空，故楞嚴經
云：「於一毛端，現寶王剎，作微塵粒，轉大法輪。」正所謂：「一花一世
界，一葉一如來。」

極大同小，不見邊表。

相對的「極大同小，不見邊表。」大到極處，無法見其全貌；小到極小，亦看
不到邊表，正所謂：「萬象森羅藏芥子，十方法界攝毫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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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摩經》於不思議品裡記載：「維摩詰現神通力，即時彼佛遣三萬二千師子
之座，高廣嚴淨，來入維摩詰室。諸菩薩、大弟子、釋、梵、四天王等，昔所
未見。其室廣博，悉皆包容三萬二千師子座無所妨礙。」

維摩詰居士，將三萬二千眾多的座位，置於一小空間內，正便是「極大同小」
的證明。為何能如此？《維摩經疏贊》解釋說：「世俗虛假，勝義本空，迷空
假以礙心，大小由隔，悟幻化以通意，何不相容？」

不論是三萬二千座位，還是一小之室，皆是虛假不實，其究竟本空。凡夫迷空
假以礙心，故大小不相容；然而法身菩薩，見一切法唯一心緣故，所以心無高
下、大小、長短、寬窄、多少、通礙之相，故高大之座不變低小，低小之身不
變高大，即身就座，恰恰合適，若能了悟，何不相容呢？

儒家所謂：「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小可變大，大可變小，究竟
其理，大小等同，無二無別，因為只此一心而已。「極小同大，極大同小」，
皆不可思議。可理解的是，從事上來說，「大可包小」，如須彌藏芥子的事；
從理上來解，「小可容大」，如芥子納須彌的理。若能明白理事無礙，事事無
礙，一切無礙，就可圓融諸法了。

有即是無，無即是有。

有來自無，無乃能有。老子說：「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有指緣起，
事相，妙用；無指性空，理體，真空。有無不二，而非不同。緣起的事相，乃
從性空而有。

我們舉般若經來說明：

《心經》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就是「有」，一切緣起的現象、作
用名為色；空就是「無」，自性本空的理體、實相名為空。故色空不二，有無
不離，故又言：「色不異空，空不異色。」

《金剛經》說：「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若見諸相非相，則是「有」；
此有是緣起的假有，暫時而有，並非真有。即見如來，則是「無」；此無是自
性的真空，常住不失，真實不變，確是實有。相本虛妄，妄從真生，故言：
「有即是無，無即是有。」

可真禪師曾參慈明禪師，自負已得禪意，認為天下無人可及。慈明禪師的高足
善侍，與可真對談之後，知其未徹悟。一日，同行山中，兩人機鋒交對，善侍
拾一片瓦礫，置大石上，說：「您若向這裡下得一句禪機，我便承認你親見慈
明禪師之法。」可真左顧右盼，正要說出時。善侍喝斥說：「久久思慮，機鋒
停頓，還未徹底擺脫情識妄見，何曾夢見慈明禪意？」可真感到慚愧與震驚。
五祖弘忍曾對弟子說：「思量即不中用，見性之人，言下須見。」見性之人，
心如明鏡，故能應語隨答，何用思慮。

可真即刻去參見慈明禪師，哭著說：「我被善侍師兄毒氣攻心，心中滯礙難
除，故來見和尚。」禪師即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可真答：「無雲生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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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月落波心。」禪師瞋目喝說：「已頭白齒落，猶作這樣見解，如何脫離
生死？」可真驚悚，懇求指示。禪師說：「換您問我。」可真照前面的話反
問，慈明禪師大聲的說：「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可真於言下大悟。

佛法大意，即是不二之法。所以可真說：「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無雲
卻有月，有無不二，雖是言中，但猶存此知見，故被慈明禪師大聲斥喝：「猶
作這樣見解，如何脫離生死？」此時情識妄見脫落。再喝一聲：「無雲生嶺
上，有月落波心。」可真了了見性。

若不如此，必不須守。

「若不如此，必不須守。」事即是「有」，理即是「無」，天下之事，必有其
理，事不礙理，理不礙事，理事不二。若違反此不二之法，則可不必遵循。

明州大梅山法常禪師，初參大寂禪師問：「如何是佛？」禪師答：「即心是
佛。」法常即大悟，後入山潛修。心佛不二，即心即佛。

有一僧入山採木，迷路至法常禪師庵所，問：「和尚來此山，多久了？」法常
說：「只見四周山色，青了又黃。」又問：「出山之路，怎麼走？」法常說：
「隨著流水去。」僧回來告訴齊安禪師。齊安遂令僧，去請法常禪師出山。禪
師寫了一首偈回：「摧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樵客遇之猶不顧，郢
人那得苦追尋。」法常禪師不願出山。

大寂禪師聞弟子法常住山之事，乃令一僧去問他：「和尚見大寂禪師之後，得
了什麼便住此山？」法常答：「師父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來此住。」僧人
傳話說：「師父近日，所講佛法又有不同。」法常問：「怎麼不同？」僧人
答：「近日又道，非心非佛。」法常笑著說：「這老漢喜歡弄人，不知要到幾
時？任他道，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其僧回去稟報，大寂禪師對眾
僧讚歎法常：「梅子熟了。」即心即佛是有，非心非佛是無，有能顯無，無能
生有，有就是無，無就是有，離此不二，可以不管。

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但能如是，何慮不畢。

《華嚴經》云：「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一本散萬殊，萬殊歸一本。一是
心，一切是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一是體，一切是
用，故六祖大師說：「心量廣大，遍周法界。用即了了分明，應用便知一切。
一切即一，一即一切。」

心生十法界，十界歸一心。《證道歌》云：「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
攝。」黃蘗禪師在其《傳心法要》裡敘述：「問：本既是佛，那得更有四生六
道種種形貌不同？師云：諸佛體圓，更無增減；流入六道，處處皆圓；萬類之
中，個個是佛；譬如一團水銀，分散諸處，顆顆皆圓；若不分時，只是一塊；
此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種種形貌，喻如屋舍，捨驢屋入人屋，捨人身至天
身，乃至聲聞、緣覺、菩薩、佛屋，皆是汝取捨處，所以有別；本源之性，何
得有別？」是心作眾生，是心作佛，萬物同源，萬法同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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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華山俱胝和尚，在山上獨自修行。一日，有一名叫實際的比丘尼頭帶斗笠，
手持錫杖來此處，繞俱胝和尚禪座三匝便說：「您說得出來，我便摘下斗
笠。」俱胝無言以對，這時比丘尼正要告辭，俱胝說：「天色已晚，且留一宿
吧！」實際回說：「您說得出，我就住下。」這時俱胝更加茫然。比丘尼離去
後，俱胝嘆息：「雖有大丈夫的身形，卻無大丈夫的氣慨。」事後非常感慨！
未見性之人，遇境則生迷。

後來，天龍禪師到此，俱胝和尚就把實際比丘尼問話的經過，來請示天龍禪
師。禪師豎起了一根指頭開示他，俱胝當下大悟。之後，凡有人向俱胝和尚請
益時，他總是伸出一根指頭，學子都能因此有所契入，因此「俱胝一指」，相
當有名。一切不離一，一能生一切，握掌為拳，開掌為指，拳指本一，妙用不
同。

日子久了，俱胝和尚身邊的小沙彌也學會這個手勢。每當師父不在時，有人問
法，他也會比出一根指頭回答。俱胝知道此事，一天就問小沙彌說：「如何是
佛？」沙彌就以同樣的舉動回應。這時，俱胝立刻揮刀砍斷了他伸出的指頭，
那小沙彌痛得大叫。俱胝直接逼問：「什麼是父母未生我本來面目？快說！快
說！」沙彌自然反應伸出指頭，一看手上鮮血如注卻不見手指，當下恍然大
悟。萬法雖歸一，執一即是乖，一指今不在，本來面目現。

「但能如是，何慮不畢。」我們但能如是了悟“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又能如
實依法修行，則何必憂慮，道業不成呢？

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語道斷，非去來今。

「信心不二，不二信心。」相信自心，與佛心不二、與一切不二。一心一意，
不再二心，不再懷疑，信心從此堅定不移，不夾雜、不間斷、不退轉，一門深
入，直到究竟圓滿的佛道。

六祖大師說：「菩提自性，本來清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相信自己，具
有菩提自性；其心若能不二，即得一心，一心不亂，還回本來之清淨；但用此
不二 之心，直了成佛。

「言語道斷，非去來今。」即是龍樹菩薩所云：「第一義者，言語道斷，心行
處滅。」如此究竟之地，非言語可形容，非意識可思量，此無上菩提，已超越
一切時空的概念，無過去、現在、未來，十方三世，皆在目前，故《金剛經》
云：「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
 
大珠和尚在其《頓悟入道要門論》裡敘述：「問：經云：『言語道斷，心行處
滅。』其義如何？答：以言顯義，得義言絕，義即是空，空即是道，道即是絕
言，故云言語道斷。心行處滅，謂得義實際，更不起觀，不起觀故，即是無
生：以無生故，即一切色性空，色性空故，即萬緣俱絕，萬緣俱絕者，即是心
行處滅。」

語言、文字是為顯其真義，故《開經偈》云：「我今見聞得受持」，是指語
言、文字；「願解如來真實義」，便是佛之真義。其義究竟空寂，大道本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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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無聲無息，法爾如是，故說：言語道斷。既明真實之義，心何用造作起觀
行，此為無生法忍；此時能所盡泯，色空皆如，自然絕諸萬緣，心行處滅了。

《維摩經》中有個究竟不二之法的公案：

當三十一位菩薩各各說了不二之法後，便請問文殊菩薩：「何等是菩薩入不二
法門？」文殊菩薩答：「如我意者，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
問答，是為入不二法門。」

凡透過語言說明，動作表示，識心理解，問答酬對，皆無法契入不二法門。故
須離此一切，方能入此門。

於是文殊師利問維摩詰大士：「我等各自說已，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
法門？」此時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讚歎說：「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
字、語言，是真不二法門。」

離一切相，默然無言，其理極致，無以形容，故文殊菩薩讚歎維摩詰說：「是
真不二法門。」前有三十一位菩薩說法，是「以言顯義」；文殊大士說法，是
「遣言顯義」；維摩詰默然不言，是「無言顯義」。雖境界不同，其相同的是
—究竟的真理，非是語言、文字、形象、意識所能表達理解的，故古德說：
「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須菩提有一日，在山林靜坐，忽覺有人在空中散花供養，便問：「誰在散
花？」天人答：「帝釋。」再問：「您為何散花？」帝釋說：「因為您般若空
理說得妙，所以我來散花供養。」須菩提說：「我默然靜坐，本無有說。」帝
釋回說：「您既無說，我亦無聞。」此公案，便是“無言顯義”最佳的例子了。

有人常問：「什麼是佛？」、「什麼是法？」、「什麼是道？」、「什麼是
心？」、「什麼是悟？」……東問西問，卻不問：「問的人是誰？」老子說：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一眼就可分辨別人如何，此為聰明人；但卻不及，
真正瞭解自己的人。實為可惜！可嘆！可悲！

有僧人問桂琛禪師：「什麼是您最重要的一句法語。」禪師答：「如果我向您
說，那麼一句，不就成了兩句嗎？」眾生往往多此一舉，自心是佛，何必心外
求佛，只要息諸妄緣，不就明心見性嗎！

最後用一首《風鈴偈》來與諸位共參：「渾身似口掛虛空，不問東西南北風；
一律為他說般若，叮叮咚咚叮叮咚。」風鈴掛虛空，隨緣任它來，聲聲說般
若，無心者能聞，叮、叮噹、叮噹、叮叮噹、叮叮噹噹、噹叮叮、噹叮、噹
叮、噹……

 


